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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 时 ，宋 国 有 位 叫
子罕 的 人 ，他 的 明 友 得 知
他当 上 了 大 官 ，便 把 自 己
拾到 的 一 块 美 玉 给 他 送
来，子 罕 拒 不 接 受 ，使 那
位朋 友 很 不 理 解 。子 罕 便

耐心 开 导 说：“你 把 美 玉
送给 了 我 ，你 便 失 去 了 自
己的 ‘宝 贝’，如 果 我接
受了 你 的 ‘宝 贝 ’，我 便
失去 了 自 己 的 ‘宝 贝 ’。
希望 我 们 各 自 留 下 自 己 的

‘ 宝 贝 ’”。

＃ 罕所指的 自 己 的 “宝 贝 ”
就是 人 格 ，而 人 格 是 不 可 以 任 意

换取 的 无 价 之宝 。当 前 ，
在新 的 不 正 之风 影 响 下 ，
有的 单 位 和 个 人 为 谋 取 私
利，打 着 “搞 活 经 济”的
旗号 ，以 提 成 、红 包 、纪
念品 为 诱 饵 ，拉 拢 腐 蚀 干
部，使一 些 意 志 薄 弱 者 ，
丧失 了 党 性 原 则 和 人 格 。
这值 得 我 们 每 个 干 部 擎
惕。我 们 决 不 能 因 小 惠 而
失大 节 ，而 应 该 廉 洁 奉
公，认真 执 行 党 的 纪 律 ，
真正 做 到 防 微 杜 渐 ，一 尘

不染 。人 格 这 个 无 价 之 宝 ，子 罕
能够 珍 惜 ，我 们 更要珍 惜 。

商洛印象
李廷 华

隐居 过 “四皓”、
接迎过韩退之的商洛 ，
在我心 中 是有着一种近
乎神 秘的 色 彩的。当 汽
车盘 山 而上 ，眼见 铁青
色的岩石 在车窗外雄视
兀立之 时 ，我不禁想起
贾平 凹 在他 的小 说中 渲染 过的 冷森 森 的 山 镇 夜店
和近乎与 世 隔绝 的 野洼人家 。虽 然去西 安只有三
百来 里 ，山 野 的 气色确 乎是很浓重 的 。

商县 县城却 很有 些现 代的 气息 。那座 四层 楼
的文 化馆 ，每 晚彩灯绚烂 ，鼓 乐声喧 。商县 的年
轻人也很热 衷于舞 会，使这本来寂静 的 山 城有 了
热烈的 气氛 。在文 化 馆一楼 ，有一 个 资料丰富的
阅览 室 ，工 作人员 待人热诚而周 到 。我临 时 需要
查阅 旧 州 志 ，便也 如愿 以 偿 。这 倘 若 要 在大都
会，恐怕 要 费一番周 折 的 。旅行 中 的人 ，很容易

根据 自 己 的直接体 验 评 价一个地 方
的人 情风俗 。刚 读 到 的 旧 “商 州
志”所 载 此 地 “士风淳 朴”的 说
法，我有 些信 了 。

也有 些使人诧异 的 事 。一天 ，
我正 在图 书 馆里静 读 ，忽 闻 大 街上
吹吹打打 ，那 乐 曲 的 旋 律十分 狂

热，使人突然象是被卷
入喧 嚣 的声浪 。我分辨
了一下 ，原来是曾 经风
行过全 国 的 那首 “就是
好，就是好”。这却使
我坐不 住 了 。在门 首观
察，竟是一支 出殡 队伍 。

一群孝 子 白 衣裹 身 ，且行且哭 。我猜 ，乐队指挥 选
奏此 曲 ，唯 一的解 释是 图 调 门 高 、声 音大吧 ？据
说，“白 喜”也是 以 热 闹为 好 。开 放和 闭 塞 ，象
是春 日 里冷暖空 气的 对流 ，在 这小城里交织 着 。

王偁、邵 雍 等 人 都 以 “商 山 春早”为 题作
过诗。此地 居 陕西东南 ，节令是 要 早一 些。我三
月下旬来此 ，丹江两岸 早已绿 杨 红 桃纷 呈 。不
料，四月 上 旬 返西安 时 ，却 在黑 龙 口 遇见大 雪 ，
先还只 是 在 田 垅山 脊处镶 嵌出 银 白 ，车行之间 ，
雪片漫天飞舞 ，竟使群 山 万壑 倏 然而成 琼 玉世界
了。停车黑龙 口 ，雪的 簇拥 显得 街道狭窄起 来 ，
山的 森严 却更加 明 显。徜 徉 在飞 雪 弥 漫 的 小 街
上，几 家卖油 泼面 的 正 大 显 身 手 ，我去吃 了一
碗，味道 很纯正 。和 西安 街 头 的 并 无两 样 。当 汽
车重 又开 动起来之 时 ，那 响 彻 山 谷 的 汽 笛告 诉
我；现 代生活 的 发 展 ，使 贾 平 凹 笔下 的 那些故
事，恐怕只 是 小 说 家 言 了 。

朝阳
彭敏敏 设 计

等待 （ 讽 刺 小 说 ）

咸阳 　引 泉

想起 来 也实在令人 伤 心 ，转眼
己二十八 岁 的 他 ，眼 看 着和 自 己年
龄相 仿 的 哥儿 们 ，一个 个都先后 找
到了 如意 伴 侣 。热 恋 着 的 正 在热恋 ，
该结婚的 也 都结了婚 、此时 此 刻 ，他
们不 知 道 躲 到哪里卿 卿 我我 去 了 。
唯独 他 ，还 在 孤 苦伶仃地守株 待 兔
呢。

其实 ，论个头 ，他 不 是 也 是—
米七 五吗 ；论长相，也 并 不 比别人
差。几年 来 ，工 作 中 虽 然 没有 干 出
突出 成绩，可也未犯过什 么 错误 ，更
谈不 上 什 么 失 足 了 。然而 ，不 是有
许多 失 足青年也 有人爱 么 ？

他终 于 明白了。原来 ，人家 都
嫌他 不爱 学 习 。

他决心 要 改 变人 们对他 的 看 法
了。

他在 图书管里，终 于 借 到 了 那
里最大 最 厚的一本书——《俄 、
英、汉大 词 典 》。
　于 是 ，每 天 下 午 ，只 要一下

班，他 就 把 这 几 斤 重 的大书一挟 ，
最先 占 领 优 越 位 置 。坐 下来 、摊
开。他 深 信 ，总有一天 会 感 动上帝
的。

多少 个 傍 晚过 去 了 ，他 也 记 不
清。在他的 视 线能 及的 范 围 内 ，终
于发现 了一对 明 亮 的 、满 含羞 涩的
眼睛。远处 ，她 偷偷地不知道观望
了他多 少 回 ，可 始终没 有 靠 近他 ，
也不 曾 说过话 。最 近几天 ，她 几乎
每天 都来 。不 是 坐 在 假 山 那边出
神，就 是 在 那棵玉 兰花 树下 沉思 。
而他 ，既想 偷 望 她一 眼 ，又怕 她嫌
他不 专心 学 习 。唉 ，多 么 难耐 的 等
待呀 ！

他用 眼
睛的 余光搜
索了一下 刚
才发 出 笑声
的方 向 。是
她，果然 是
她！奇怪的
是，为 什 么 是 两 个 人 呢 ？她一面 向
他坐 的 方 向 指 着 ，一边 向 她 的 女友
耳语 着 。

他急忙 低 下 头 ，认 真 地 看 了 起
来，连呼吸 也有 些急促。那两 只 非常
好用 的耳朵 ，急急 地 捕捉着 那 由 远 而
近的 脚步 声 。

潜意 识 告 诉 他 ，有 两 只 美丽 的蝴
蝶飞过来 了 。奶油 色 的 高跟 皮 鞋 、米 色
的长 筒 袜、绣 着 金 线的 裙 边 。他屏 住
了呼吸 ，鬓上 己 沁出 了 密 密 的 、细 细
的汗珠 。他顾不上去擦 。如果 她首先
向他 说话 ，他 该 怎 么 回 答 ？他 ，急急
地思 索着 。

“ 哧——”一声突然爆 发 的 笑 声 。
他吃 了一 惊 ，只见 那两只 美丽 的

蝴蝶 在眼 前 一晃 ，飞快地从 他 身 边 逃
离了 。

由于 慌 乱 ，那厚 厚 的 书 几 乎滑
落，他 用 两 只 腿一夹 ，啊 ！原 来 书 是
倒过 来放的 。

他狠狠地把 自 己 的 头猛 砸 了 两
拳，合上 了 那本厚厚的 书 。啊 ，好重
呢，他几 乎 再 没有力 量 捧起它 了……

走酒 泉
——陇 西记行 之

周矢

天渐 黄 昏 ，车 近 了 酒 泉 ，公路上 突然热 闹起
来，各种 晚归 的 车 辆在 这 里 汇 集 ，公路 上便 似开 了
车展 会。汽车 、拖拉机并 不多 ，多 的是 牛车 、马
车、毛 驴车 。各类牲畜不慌不忙地走着 ，不 时 地
啃啃路 边 散 扔着 的 哈 密瓜 皮 。最妙的 是骆驼车 ，
那金黄色 的庞 然大物——骆驼 ，傲 然地扬 着它 的
头，既 不慌张 ，也 不 东瞻西顾 ，在 公路 当 中 旁若
无人地慢慢 前踱 ，拉得 身后 大车 的 两 个巨 大 的 轱
辘吱吱呀呀地怪叫 。古典式的 车 轮是 木质 的 ，直
径和 驼峰高低 相 当 ，外箍 的一道 铁 圈 闪 着 昏 昏 的
光，一定是 许久 不在 车 轴上加 油 了 ，那 “吱呀 ”
声尖 利 而 刺 耳 ，一路吵嚷 过 去 ，仿 佛 全 世 界只有
它们 自 己 。

公路左 侧是铁路 ，正 鸣 笛驶 过一 列 火车 ，便 和
那“吱呀 ”声组 成一支奇 妙 的 乐 曲 ，在我 听来 ，
简直 是 一种 讽刺 了 。

公路的 右 侧。黄 色 的 长城 长 年风蚀剥 落 了 ，
迎风的 一面 如 峰似削 ，背风的 一面 如耸 如壑 。偶
而平地上一处 凸起 ，就 有一处凹 坑 。那 凸 的 ，是
石灰 窑 ；那凹 的 ，便是贮 水窖 了 。借停 车 的 空 ，
我探头 看去 ，下面黑 幽 幽 的 ，猜 那水 必 是 渴 色
的，虽 用 木板石 灰封着 ，不知是苦是甜。在戈壁
滩生活 的人们 ，当 付 出 多 少 代价啊 。

酒泉 是 一座 名 城 ，传 说 诗 仙 李
白在 这 里吟 过 “葡萄 美 酒 夜 光 杯 ”
的诗 。走 进 去 ，却 原 来 是一个 小
县。城墙 、钟 楼 依 旧 ，街道却窄得难
以交 错 两 辆车，酒 泉 公园 便 在 这县
城的 一角 。公园 里那一 汪绿游，说

是泉 水 流 成 的 。泉 眼 在 园 门 不 远 处 ，是 一只 硕
大的 酒杯立 在 水 泥 石 块箍就 的 一 个 水 池 里 ，泉 水
便从那里汩 汩地 涌 出 来 。

令我 注 目 的 ，是 池 中 杯 里 杯 外撒遍厚厚一层
硬币 ，还有一两 枚外国 金 币 熠 熠 闪 光 ；周 围 聚 满 的
人，正从 各 个 方向把硬 币 向 杯里投 去 ，据 说扔进
杯口 的 便交 了 好运 ，但 交 好运 的 却 没有 几个。我
摸遍 了 口 袋 ，也试 投 了 几 枚 ，却一 中 不 中 ，都 被
流溢的 泉 水漂 挤 到杯 口 外 去 了。《青 春 》编 辑部
的江 广 生向我 讨 了 一 枚 硬 币 ，说：“你 瞧我 ，不
用瞄 准 ，一投即 中。”随 即 歪 了头，看 都不看，
信手扔 去 ，那一 枚硬 币 果然 斜 斜地插 入 水 中 ，横
卧在杯心石 柱上 了 。我 看 着 这位 不 过 三十余 岁 的
新朋 友 ，心 中 十 分钦 佩 他 的 自 信 。人 ，是 该 有一
些自 信 的 ，尤 其 是 我 们 这 些弄 文 字 的 人 。否则 ，
怎么 能 “下 笔 如有 神”呢 ？

湖北 的 王振 武 不 太爱 说话 ，这 时 却喃喃自 浯
道：“这 就 是 夜 光 杯 的 形象 了。”我 知道 他 指 的
是泉 中 的 酒 杯 。下 午 去 酒 泉 玉 器 厂一 ，我一定 仔 细
看一 看 这 种 上大下小 的 夜 光 杯 。人说夜光杯是 色
泽愈 黑 愈 名 贵 ，“夜 光 ”二字 ，即 黑 得 发亮 之
意，并非夜 里 会 发 光 ，世 人却 大 都 误 会 了 ，这 也
是一 宗 “冤 案 ”吧 。

小幽默

安徒 生很俭朴 ，常 戴 着 破 旧 的 帽
子在 大街上行走 。

有个 行 人 嘲笑 他：“你脑 袋上 边
的那个玩 意是 什么？能算帽 子吗 ？

安徒 生 回 敬道：是 你 帽 子 下边
的那个玩 意 么？能算 是脑袋吗？

挑肥拣瘦 （幽默 画 ）　胡 义

轴承 的 梦 （外一 章 ）

汉中 　汪 涛

有时 候 ，我 想 ：那
闪光 的 轴 承 将 生 出 一 双

翅膀 ，载 起 我 的 梦 想

在高 速 公 路 追 赶 新

的速 度 ，
在宇 宙 飞 船 寻 找 异

星的 故 乡 ……

有一 天 ，我 突 然 悟
出：我 的 梦 早 己 组 合 进
套圈 ，那 每 一 颗 晶 亮 的

滚珠 ，都 闪 烁 着 追 求 和

希望 。
塑像
——给 一名 门 卫

你喜 欢 雕 塑 ，常 在
下岗 后 去 刻 画一 个 又一
个形 象 。而 你 想 到 了
吗？你 ，就 是 一 尊 威 严
的雕 像 ，当 你 屹 立 在 哨
位上 ，所 有 的 目 光 ，都
在雕 琢 着 你 。

船高水涨　（讽刺小说）

惠焕 章

助理 工程师刘 弘弄
不明 白 ，为什 么一 向 对
自己住房问 题吭吭哈 哈
的李主任 竟然亲 自 把一

把房 门
钥匙 交
给他 ，
而且这
间房子
正好又
是这位
主任的
正当 学
徒工 的
小舅 子
小张住
的。他
感到惊
异，不
敢相信

这能 是 真 的 。
主任说：“这 些年

也太 委 曲 你 了 ，家属
从乡 下来 了 ，挤 在办 公
室总 不是 个 法 子嘛 ，这

一间 就算是 照 顾知 识 分
子吧”。

刘弘：“那 小 张 怎
么办 ？”

主任：“其 实 这还
是他 自 己 提 出 让给你
的，你就放心好 了。”

刘弘 感 恩 不尽 ，接
过钥 匙 ，迫 不 及待地 向
单身楼奔 去 。

这是一幢 六 十 年 代
建造的老式 楼房。房 子
虽然只 有 十 几个平 方 ，
外加半间 小厨房 ，但刘
弘已感到 十分 满足 了 。

满足之余，却又为 自 己
赶走 了小张 颇 有 些 内 疚
和不安 。

几日 过后 ，一个 偶
然的机会，刘 弘路过 刚
刚落成 的 “知识分 子”
新住宅时 ，忽 然 发 现 小
张正在二楼 阳 台上喜滋

滋地浇 花 哩。他不 由 得
一怔 ，这才 明 白 了其 中
的真正奥 妙 ，不觉一 阵
愤慨 。但 他又一想 ，假
如小张不搬进新房 ，自
己能进单身楼 吗 ？船 高
还得水涨哩。

矿工 的 眼 睛　（木 刻 ）

郭继 民


